


游戏高手

王能

一

未来的二十一世纪，世界上原有的几大霸权主义国家已被两大跨星球
国际公司控制，沦为傀儡，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这两大公司也是俯首称臣，这
两大公司就是 IBA 和 WBE。同时这两大公司为了争夺其生存的最基本因素—
—能源而进行的竞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它们使用不带标记的战斗机器
人进行小规模的、秘而不宣的战争，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二十一世纪某一年的狂欢节后，IBA 和 WBE 相继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出
了一种最新型的电脑游戏——毁灭战斗机器人，这种电脑游戏用一个大容
量、处理信息速度相当之快的传感器与操作人头部相连，操作人通过自己大
脑的脑电波控制游戏中的战斗机器人。游戏机使用两大公司最先进的第五代
光子运算电脑，这种电脑游戏的随意性，逼真性都相当高，玩游戏的人坐进
游戏机后，在幻象中用脑电波控制着战斗机器人，用武器攻击对手，摧毁敌
方基地。在游戏中，无论是与对手的搏杀，还是摧毁敌人基地时升起的蘑菇
云，都是那样的栩栩如生，以至与玩过游戏的人都激动地说：“简直就跟真
的一样！”当然，不是反应、计算能力都相当快地人，是玩不好这个游戏的。
IBA 和 WBE 推出的这种相类似的游戏节目无疑耗费了大量的软件开发费用，
游戏机本身的造价亦不低，但两大公司却一反常态，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慷慨
推销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玩的人每顺利通过下一关，都会得到一张
免费玩下一关的优惠卷。如果一人一直在一部机器上用优惠卷全部玩通关，
那便会得到出品机器的 IBA 或者 WBE 提供的一份精美的礼品。这样做明摆着
是亏本，完全有违于两公司“利益就是上帝”的原则。可两公司打着“服务
民众，开拓需要牺牲”的牌子这样做了。“毁灭机器人”游戏在 IBA 和 WBE
的所在国是禁止使用的，因为游戏节目中充满了暴力和屠杀，但在发展中国
家由于两大公司的巨大压力，政府对这种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电脑游戏
只有听之任之。“毁灭机器人”游戏在发展中国家的街头巷尾迅速普及，推
出一年间，游戏高手层出不穷。可能够多次领到精美礼品的，毕竟只是少数
之中的少数。两大公司的精美礼品，就是用花信封包着的面额为两百美元的
银行支票。

二

但是，有两个孩子例外，他们就是阿南和阿美。
阿南、阿美是某个发展中国家沿海城市的中学生，他们是双胞胎，家
庭并不富有。哥哥阿南、妹妹阿美从小在速记方面就显示出了极高的天赋，
他们大脑异常快速的信息处理功能，曾经引起科学家的主义，但由于国家太
穷，无力投入研究，他们的才能也就被埋没了。
像当今所有孩子一样，阿南、阿美酷爱玩电脑游戏，只是流行的好些



电脑游戏都太简单，他们俩根本就不费什么劲就玩过了通关。直到“毁灭机
器人”游戏进入市场，这种全新的游戏一下子就将他俩吸引住了：游戏需要
操作人对电脑提供的数据作出迅速、正确的分析处理，而且，电脑游戏的参
数时刻在改变，相同的一关游戏，可能第二天内容已大不相同。
看吧，游戏高手坐在电脑舱里，巨大的机器在头部合拢，闭上眼睛，
在幻象中用大脑控制着战斗机器人。一排排的数据、信息不断出现，高手们
根据这些作出选择判断，用装备的武器将敌人毁灭．如果判断失误，红色的
火光闪起，顿时机毁人亡，也就“GAMEOVER”了。
花信封随时等待着高手们去领取，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可望不可及的
目标，只有少数高手在为它全力一搏，很多人即使得到花信封，为玩游戏所
花费的金钱也大大超过了奖金数额。但到后来，阿南和阿美也做到扭亏为盈
了。
十月里的某一天，阿南正在一台“毁灭机器人”游戏机里费力搏杀，
外面，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站在外联的显示屏前，饶有兴趣地看着阿南一
路过关斩将。终于，这一关地最终目标——原子能采矿厂出现在地平线地尽
头，背后，夕阳将广袤的沙漠染得血红，沙漠中，一座座被毁灭的防卫炮塔
正冒着黑烟，一个个被轰得稀巴烂的战斗机器人正支离破碎地静静地躺在沙
漠地地上。阿南用战斗机器人用激光枪代手，缓缓地向战场行了一个军礼，
然后，对准地平线尽头原子能采矿厂发射了一枚微型核子飞弹，蘑菇云在远
方慢慢升起，整个采矿厂被夷为平地。
游戏就这样结束了，阿南从游戏机中钻出，手中不无得意地挥舞着一
张优惠卷。
这时，陌生的外国人向阿南走来：“你好，我叫约翰，是 WBE 的市场调
查员。”阿南看见一张保养得很好、有着笑眯了得双眼的胖脸，他不想与这
家伙闲扯，掉过头就走，可背后去仍然响着约翰那甜得发腻得声音。“年轻
人，你可真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啊，据我所知，你已经是第九次拿到我们的精
美礼品了，你比那些普通人真不知强上多少倍。天才，真是了不起的天才。”
阿南飘飘然起来：“那当然。”
“可是，你知道吗？WBE 公司即将推出一种新的电脑游戏：毁灭机器人
第二代。在这个游戏节目里，可以共九人连线，而且，敌人也更狡猾，更难
以对付。你知道吗，这个游戏是有感情的一切一切简直就和真的一模一样。”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和我们都有关系。WBE 公司十大董事之一的亿万富翁汤姆逊，对
这个尚未投入市场的游戏大加嘲讽，说什么即便脑瓜子再聪明，任何一个人
也无法不经过失败而顺利玩通关，而且他愿意为此设下赌注。要他不投反对
票，除非我们市场调查部的人证明给他看。这个老畜生，他对游戏节目是否
进入市场是有否决权的。”

“可是，这和我还是没有什么关系呀！”
“你对这样一个优秀的电脑游戏被无知的老家伙白白埋没，难道能够坐
视不管吗？”

“我认为，这与我并没有多大关系。”阿南正欲离开，约翰伸手拦住他。
“包吃包住，免费到花花世界旅游。全部的十二关中，第一关酬金为 5
千，第二关 6千，一次类推，顺利打通关，你将会有 12．6 万元奖金呢！怎
么样？”



阿南从没听到大人对他许诺过这样一大笔钱，而且，仅仅只需要他去
玩他最喜欢玩的电脑游戏，他动心了：“真的吗？”

“那当然，这就是合同，需要过目一下吗？”
合同写得很清楚，无需细看。阿南想，是不是该和父亲商量一下呢？
胖子仿佛看透了他的心事，说：“阿南，你已经是 16 岁的男子汉了难
道还要像小孩子一样吗？留下一封信，告诉父母你走了，不要担心。我相信
不出两个月，你就会带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钞票，给父母一个极大的惊喜。”

“那好吧，不过我想知道，这样好的事是怎么会轮到我的头上？”
“我们当然也有自己的条件：首先，你必须对这一切保密，不能透露这
种新游戏的内容；其次，假如一次失败，那你将失去所有累积奖金，马上打
道回府。”约翰皮笑肉不笑地对阿南说，“但是至少，你可以免费地旅游一趟，
公司还有精美礼品奉送。”

“不要以为 12．6 万元的奖金是一笔大数字。”在飞往 WBE 公司的飞机上，
约翰对阿南继续开导说，“要知道富翁汤姆逊与市场调查部总经理华莱士的
赌注是整整 200 万美金哪。”

三

飞机垂直降落在一片灯火的海洋中。阿南还未来得及仔细欣赏灯红酒
绿的西方大都市夜景，约翰就将阿南塞进了一辆等候多时的氢动力小轿车，
WBE 的地下实验室在远离城市的沙漠中，飞速行驶的氢动力轿车花了一天一
夜时间才到达。
阿南被安排在一间小房间里，第二天，游戏开始了。
阿南无法确切说出“毁灭机器人第二代”和老的游戏的具体区别，尽
管心理早有准备。
游戏开始后，他还是从心底暗暗惊叹，这哪里是游戏，简直就和真的
一模一样。人一坐进封闭的电脑舱内，就像飞行员被绑在座椅上，巨大的传
感器连接着大脑、双手和双脚，一切都模拟实战。在幻象中，机器人从基地
起飞，按照预定作战计划飞向目标。脚下，机器在均匀地震动，虽有防护系
统，仍然能够感觉到飞行时的失重状态，颠簸、碰撞和爆炸的轰鸣声，无一
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完成任务后，机器人自动返回基地。
阿南在第一关结束，激动地走出机器时，约翰那张皮笑肉不笑地胖脸
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怎么样，小伙子，我没有骗你吧？祝贺你赢得第一关
的 500 元，这是你的奖金证明。”约翰将一张花花绿绿的存单递给阿南，“不
过，我想要提醒你，如果你下一步失败了，它也就不存在了。”
阿南抬起头盯着约翰的胖脸：“我会拿到 12．6 万元奖金的。”午饭又
是炸薯条、鸡腿、汉堡包。“我要吃新鲜蔬菜！”阿南抗议道。

“免费让你吃就不错了。”阿南听见一个人用蹩脚的英语对他说。这是一
个黑人，看上去与自己差不多大。“你好，我叫布莱克，比你早来几个月。”
阿南的英语水平勉强可以跟布莱克进行一些简单的谈话，从布莱克的
嘴中，阿南得知自己并不是唯一得游戏实验者，约翰从世界各地找来了二十
几个游戏高手，大家都在角逐这 12．6 万元奖金。“现在，我只想回家。”阿
南挺布莱克这样说，他似乎已经厌倦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那笔奖金。阿南这样想，他成长得地方能够给予



他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在以后的几关里，参加游戏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没有规律，有时是清晨，
有时是深夜，所有得一切都尽力模拟实战。由一人单干变为多人配合，游戏
的内容也更火爆，更刺激，游戏中只有一样东西不会改变——毁灭的目标永
远都是带 IBA 标志的建筑物、机器人、车辆和人员等等。通过第五关后，阿
南享受到了一顿丰富的午餐，不仅有他要求的新鲜蔬菜，还有海鲜。“现在，
他们总算知道我的重要了吧。”阿南得意洋洋地作在餐桌边，想起刚才约翰
的一番吹捧，又觉得有些飘飘然。桌上有一道菜是龙虾，血红的怪物举这一
对吓人的大钳，直勾勾地望着他。看到龙虾，阿南又想起游戏中那血腥的场
面，支离破碎的尸体，在死亡的神翼下发抖、号哭的人们，特别是战火中那
些小孩的脸，那些纯洁的脸所透露出来的对死亡的深深的恐惧，强烈地震撼
这他的心灵。当然，他把他们全杀了，可这又有什么关系，一切只不过是场
游戏罢了。阿南摆摆头，决定忘掉这一切，抓起盘里地龙虾一口咬去。
在以后的游戏中，玩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游戏中一般有两种战斗机
器人，一种是单纯由电脑控制的机器人，一种是人脑、电脑共同控制的机器
人，后一种比前一种要难对付得多。游戏中，这种有人驾驶得机器人慢慢增
多，而且，它们得驾驶员变得更善于沉着应战，也更冷酷，这样，慢慢地，
阿南看见自己身边配合的战斗机器人战死沙场的越来越多了。
游戏的竞争也到了白热化的地步，阿南明白那些在游戏中失败了的人
会被 WBE 立即扫地出门，他可不想失败。当然，他也不会失败，因为他是游
戏高手，是游戏天才。在沙漠中，在丛林里，在水下，在空中，在 IBA 宇宙
穿梭运输船边，在月球原子能采矿厂前，他的表现，他的战绩永远是最出色
的。一个又一个游戏高手失败了，在七零八落坠毁的战斗机器人的废铁中，
阿南看见了好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和黑人布莱克一样，都曾与他一起同吃同
住，而现在他们都要带着永远的遗憾回到他们那贫穷的国家里去了。虽然，
因为言语不通，他们从未交谈过，可阿南还是挺同情这些不幸的失败者的。
尽管阿南有超人的反应速度和信息处理能力，但仍然时常面临失败的
危险。那样，约翰承诺的免费旅游将不再存在，而如果在游戏中被击毙，所
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第七关“水下大鲨”行动中，在 500 米深的海底，
敌人的一束激光差点打穿了他的氧气瓶。第十关“沙漠怒吼”行动中，差点
因为没能及时冲出爆炸中的油库而前功尽弃。第十一关“空中冲击波”行动，
在大峡谷高速飞行追击敌人时，僚机差点儿和他来了个“死亡之吻”。幸亏
他反应快，僚机在谷底撞成了齑粉，而他终于追上敌机，用一枚导弹将载有
月球蓝宝石的运输机轰了下来。
最后的第十二关即将来临，WBE 给了一整天的假。阿南躺在床上，又想
起妹妹阿美来，这半个月来，他还没有给家里去过一封信，不知道小妹怎样
了。不要紧，只要明天一切顺利，他就可以拿到那 12．6 万元奖金了，第一
件事，就是要给妹妹买一部市面上最好的电脑。想到这里阿南高兴地笑了。

四

具有决定性地一天终于来到了，像召开军事会议那样，所有通过前十
一关地游戏高手会聚一堂。阿南扫了一眼，一共有十三个人，也就是说，约
翰找了至少一百多人来参加这种游戏。在这些人中，阿南看见了黑人布莱克



熟悉地面孔，他俩对视着笑了一下，虽然布莱克搞错了参加游戏的人数，可
是能闯到这一关，也算很不错了。
约翰那笑眯了双眼的胖脸第一次变得严肃，他像指挥官那样用棍子敲
了敲目标的全息地图：“最后一关将由你们所有人参加。这是 IBA 在月球背
面最大的一个原子能采矿厂，和你们原先见过的基地大不一样的是，这个基
地的外围防御能力是你们所不能想象的，多管电磁炮、自动激光武器、追踪
式防空飞弹、射线武器、战斗机器人，会多到让你们忙不过手脚，能冲破防
线摧毁基地。才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你们都是高手，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
在你们这些天才面前‘不可能’这个词是不存在的。来吧，孩子们，砸烂IBA
基地的大门，12．6 万元花花绿绿的钞票在等待着你们中的幸运者。前进吧！
胜败在此一举，游戏世界的大门在你们面前敞开，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最终
的游戏高手！”
十三个人分别坐进各自的游戏舱中。像往常一样，游戏机开始模拟战
斗机器人升空，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脚下剧烈颤抖，阿南开始感觉到使他极
不舒服的失重反应。一排排的信息、数据不断在他的面前闪过，攻关的秘诀
或许就在里面。阿南抛弃杂念，飞速分析起来。

“全体队员注意，目标即将出现。方位正南 2648，飞弹方位炮塔 20 座，
电磁炮塔 50 座，1号机器人数量 30，2 好机器人数量 5，做好战斗准备。”
电脑所说地号机器人就是人脑、电脑、机器三位一体地战斗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和阿南现在驾驶地一样，既可飞行，又可跳跃奔跑。如不将它消
灭，它会一直跟着你，使你无法进攻，甚至还会将你消灭掉。
十三个人全部通过了基地的第一到防线，又经过一番搏杀，十三个人
终于闯进了基地的主体防御系统。阿南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冲进了到处喷火的
地狱，多管电磁炮的炮弹，追踪防御飞弹，激光，各种能量射线密得就像是
田野里得草，四架机器人在火神得怒吼下立即被撕得粉碎，其余的人飞速下
降，落在地面上。
喷火的武器终于停止了，代之以蜂拥而上的 1 号、2 号战斗机器人。在
月球背面荒凉的遍布石块的土地上，屠杀开始了。
阿南面对的不仅是敌人的机器人，还要提防地下自动武器的威胁，四
面都是火光冲天的爆炸，炸飞的金属块散落得满地都是。一个又一个得 1号、
2 号机器人在阿南面前倒下了，可九个游戏高手也只剩下三个。在一堆冒烟
的破铜烂铁中，阿南看见黑人布莱克横卧其中。
在电脑游戏中，他死了，月球黑夜的严寒使他的皮肤变得苍白。可怜
的孩子，约翰会马上将他从游戏机中揪出，一脚踢出 WBE 的大门。这样，黑
孩子布莱克那些用奖金替妈妈治病、修一栋不漏鱼的大房子的所有梦想都化
为灰烬了。
形势变的越来越不利了，仅剩的三个人中又有一个在月球环形山的凹
地里面被 2号机器人的多管电磁炮轰成了齑粉。“可恶！”阿南暗暗咬牙。现
在，继续往里冲实在太危险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脱离敌人满是自动武器的防
卫阵地，将敌人的 2 号机器人引出来，单打独斗。显然敌人出动了所有的 2
号机器人，只要消灭了他们，其他的东西就不足为惧了。

“僚机！注意，立即撤离防线！”阿南大呼呼叫唯一的同伴，两架机器人
飞速退回。现在，只有密切配合，才有获胜的希望。
不出所料，十二个 2号机器人追了上来，六比一，形势危急。



阿南和僚机沉着应战，他们配合相当默契，伺机进攻。一团又一团的
蘑菇云慢慢升起，飞散的金属块上，不时出现 IBA 的鹰头标志。

“阿南！救我！”突然，电脑传来僚机一束紧急信息。阿南挥动激光枪，
面前的一个 2号机器人立即碎成了两半，他迅速朝僚机奔去。
僚机横卧在环形山的中央，受了重伤，满是窟窿，除了生命舱，其它
的一切装备都被打得稀烂，四周还可辨认出三具 IBA 战斗机器人得残骸。他
的对手，一个舱门标有十五颗黑星（这象征着已打下了十五架 WNE 战斗机器
人）得 2号机器人，站在山顶，机器上得多管电磁炮正缓缓抬起。透过生命
舱厚厚得玻璃，阿南发现僚机的驾驶员，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孩子正用一种
极度惊恐、害怕的眼光望着他。不就是一场游戏吗，何苦那么认真。阿南救
不了他，多管电磁炮的炮弹实在太快了，阿南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打成满天
飞舞地金属片。
战场上只剩下两个人，阿南和这个舱门上有十五颗黑星的 2 好机器人，
而且，阿南的机器人已负伤多处。此时，火红的太阳已在天边露脸，属于月
亮的夜晚马上就要离去。
这是最后一战，环形山圆圈形的山顶上，阿南和这个王牌机器人静静
站着，等待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山顶的那一刻。那一刻，便是他们一场恶战一
决生死的时候。成功失败在此一举，虽然是一场游戏，阿南总觉得这个对手
是有生命的。
当第一缕阳光照到山顶时，一束密集的炮弹向阿南射来。
完成任务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单靠阿南一个人要再冲进 IBA 的原子能
采矿厂，几乎没有希望。阿南现在想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如何消灭他的对手。
跳跃、奔跑、各种战术、谋略，阿南倾尽所能，仍不能将对手置于死
地。对手似乎清楚他的一切战术，阿南不仅没有占到便宜，自己的机器人也
被激光枪烧了几个窟窿。

“真是见鬼了！”阿南想起只有自己的妹妹阿美才有这样的能耐，但那是
不可能的。眼前的这个机器人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有人操纵，还是最先进的
游戏软件，只有消灭了它，才能弄个明白。
王牌 2 号机器人似乎并不急于消灭阿南，而是一步步地慢慢将阿南地
武器装备打坏，慢慢地将他的精神拖垮。
阿南已跑了很久，离 IBA 的基地很远了。现在，荒凉的大地上只有他
们两人。
阿南的机器人终于不行了，各系统很快将难以维持，敌人却没有受到
多大实质性损害。
探测显示，他正在一公里外，慢慢向阿南靠近，看样子是准备用飞弹
作最后一击了。阿南忽然心生一计，那是他在游戏机上与妹妹阿美作对抗游
戏时采取的一个谋略，他将一门基本完好的电磁炮藏在生命舱的旁边。不出
所料，对手的一枚追踪飞弹喷着火飞了过来。“管他呢，赌一回吧。”但愿像
他第一次使用这个谋略赢了妹妹阿美一样。这个谋略，就是大森林的野生动
物经常使用的一种逃生手段——装死。
阿南将反应装甲对准导弹飞来的方向，他步跑开，也难以跑开。导弹
轰的一声爆炸了，反应装甲保护了生命舱和唯一的一门电磁炮。阿南的战斗
机器人解体了，金属片和各种部件，碎裂的武器散得满地都是，生命舱被气
浪冲出了百多米，翻倒在柔软的沙地上，一动不动，灰尘、石块漫天飞舞。



对手显然不敢轻敌，隔得很远，不断用雷达扫描着满是金属碎片得战
场。阿南静静地躺在地上，等待着。
灰尘早已散去，双方还是在耐心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幕的开场。“真
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游戏，太出色了！”
对手显然用完了所有的导弹，他没有再攻击，如果他再靠近，就处于
阿南电磁炮的火力范围之内了。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对手终于按捺不住了，在他的雷达范围内，满是
碎裂的金属片，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阿南从屏幕上看见对手放出的战场无人
侦察机慢慢向他飞来，这意味着对手在作最后的侦察。太好了，只要不露出
破绽，胜利就有希望了。
无人侦察机从生命舱上空飘过，电磁炮和生命舱的一部分都被迈在沙
土下，伪装得非常像一块大的机器人残骸，无从察觉。无人侦察机转向了别
处。
无人侦察机飞走后，又过了一会儿，在天边地平线的尽头，太阳升起
的地方，终于出现了一片飞扬的尘土。那是对手的战斗机器人，它渐渐地走
近阿南机器人的一大片残骸。

“近一点，再近一点。”越近，阿南的危险就越大，希望也越多。
对手的机器人终于走进了电磁炮火力范围，它也慢慢抬起它的多管电
磁炮。看得出，它受得伤也不轻。现在，它的胜利就在眼前，电磁炮瞄着已
成残骸得生命舱，只要两秒钟，它的舱门上又会增加耀眼的黑星，它将永远
是当之无愧的王牌机器人。
生命舱旁的沙地猛地卷起一阵狂暴的风沙，火红的电磁炮炮弹就像一
束束射出的激光。
然而，这并不是 IBA 战斗机器人装备的电磁炮在开火，那时阿南的生
命舱旁那门唯一的电磁炮射出了所有的两百发炮弹，发发命中，对手的机器
人四分五裂。在阿南的屏幕上，放大了的图象里，满是飞舞的金属碎片。对
手机器人中央的生命舱被炸开，在天空打了个转，直直地落在沙土石块遍布
地大地上。
在变成一堆碎玻璃地生命舱里，阿南猛地看见了妹妹阿美的脸！

五

第二天，在 WBE 地下实验室区，阿南闯进了约翰的办公室。
“约翰！你骗我，其它的实验者呢？”
“别激动，小伙子，他们都已经被淘汰了，回国了，只有你一个人通过
了游戏。虽然没有毁灭基地，我们决定再给你依次实验的机会，原来的奖金
依然有效。怎么样？”

“根本没有人能通过那样的防线，进去等于送死。除了我，所有的人，
他们都没有被淘汰，也没有回国，他们再那条防线里战死了！是吗？”

“傻孩子，这些都是游戏啊。”
“不是游戏，一切一切都是真的，我们驾驶的机器人都是真的，手里的
电磁炮是真的，被毁灭的基地是真的，我们杀死的所有的那些人，也全是真
的！我竟杀死了我的孪生妹妹，天啊！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了什么？”

“真可惜，小伙子，我们还希望你继续有所作为呢，你想知道到底为什



么吗？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约翰悠闲的点上一根烟，靠在皮转椅上，“大
家都知道，WBE 和 IBA 是死对头，暗地里发生一些小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很
久以前我们就发现我们战斗机器人的驾驶员心理很不稳定，我们无论如何也
消除不掉这种该死的对死亡的恐惧，而且，这些卖命的雇佣军要价也特别高。
经过一番琢磨，我们推出了‘毁灭机器人’游戏，这游戏和我们战斗机器人
的操作方法几乎是一样的，你明白了吗？”

“你们借用游戏来挑选驾驶战斗机器人的高手，然后又把我们骗到这里
来为你们卖命，卑鄙无耻！”

“对啊，而且几乎不用花什么钱。可是 IBA 也知道了这个秘密。”约翰的
胖脸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惋惜之情，“如果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妙方，那该多好。
参加战争的人都以为在玩游戏，头脑清醒，一点都不怕死，真是出色的战士。”

“难道他们的生命在你们眼里一钱不值吗？”
“什么，你们这些落后国家的草民？”约翰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在头上
插根草标，贱价卖给我都不要，你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吗？”

“你们也有法律，我马上就会去告你们。”阿南扬起手里的微型录音机，
“这就是证据。”

“小伙子，你的录音机在我们有强磁场干扰的办公室里面是没有用的，
而且，要知道 WBE 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阿南试了试录音机，果真失效了，里面只有嘈杂的吱吱声。对面，约
翰的胖脸开心地笑了，笑开了一朵花。

“可是，这个东西还有用。”阿南从身后掏出一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射线
枪。射线枪指向了约翰的胖脸，狂笑凝固了，极像一尊泥塑的人像。

尾声

阿南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并永不得减刑。
在狱中，阿南所有牵涉到 WBE 和游戏实验的书信都被电脑卡下并销毁
了。从父母的来信中，阿南得知在他离家出走后，妹妹阿美也被一个叫山姆
得外国人带走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父母花光了所有的储蓄也
找不到她，她就这样失踪了。阿南没法告诉父母妹妹的下落，他也不忍心将
真相告诉父母。狱中并没有虐待，只是阿南很想念他那在大洋彼岸的贫穷的
家。
阿南所在的国家曾一度禁止“毁灭机器人”游戏，可不久游戏又恢复
了，坚持禁止游戏的总理也在巨大的压力下引咎辞职。
WBE 和 IBA 公司不久又推出了第二代“毁灭机器人”游戏。
某发展中国家的小城市，约翰又出现了。又必要说明的是，他是 WBE
无性繁殖技术“生产”的两百名市场调查员中的一名（当然，有一名已经不
存在了）。这两百人就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完全一样。眼下这个约翰正
走向两名刚从游戏机里面走出来、兴高采烈、手握花花信封的少年。这个胖
脸上堆满笑容的家伙也用甜蜜蜜的声音招呼他俩：“你们好！孩子们！我叫
约翰，是 WBE 的市场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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